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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壁画艺术概述

史晓明（新疆艺术学院 西域佛教文化艺术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9）

[ 摘 要] 本文就龟兹石窟和壁画的现状以及它的年代、造型观念、描绘内容、艺术风格、绘制工艺技法等一系列问题作了

全面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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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12-20

作者简介：史晓明（1956- ），男，新疆艺术学院西域佛教

文化艺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研究方向：艺术学。

龟兹壁画艺术是现在新疆天山以南的阿克苏地区所属的

拜城县、库车县、新和县、温宿县、乌什县、柯坪县等所遗留

的二十余处汉唐时代的佛教石窟和佛教遗址壁画成就的总称。

龟兹石窟群中发现有壁画的石窟包括:拜城县的克孜尔、

温巴什、台台尔（亦狭克沟、玉开都维石窟、阿克塔什、都

干、萨喀特克、喀拉苏等石窟均无壁画）;库车县的库木吐拉、

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 玛扎巴哈、苏巴什和阿艾石窟;新

和县的托乎拉克艾垠和塔吉库克石窟等（新发现的三佛洞也

没有壁画）;乌什县的沙依拉木石窟①;佛教寺庙主要是库车县

的苏巴什佛寺和新和县的夏合吐尔佛寺遗址等，可惜保留的

壁画更少， 仅有的残存也多在一百年前被外国探险队盗走。

龟兹壁画是现存的龟兹佛教文化遗产中最丰富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与龟兹佛教的建筑、彩塑等造型艺术共同构

成龟兹佛教艺术的整体。龟兹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相对干

燥的气候非常适宜壁画的制作与保存(敦煌莫高窟就类似于

龟兹石窟并受其影响)，因而，延续时间久且规模宏大，不

愧为人类造型艺术的瑰宝。但是，由于开凿石窟的山体容

易自然崩塌，原来的洞窟前室部分多已坍塌，主室部分也

毁的相当惨重，甚至有的洞窟完全毁坏。壁画除了自然的

原因（岩体中的水分、稣碱、虫害、起甲脱落、风吹雨打、

日晒、颜料氧化等），还由于人为的破坏（公元14世纪之后

伊斯兰教毁灭性的打击、长达六百年的遗弃无人管理、文

革的毁坏等）而损毁了绝大部分。由此，我们现在对龟兹

壁画的整体印象实际上只是对残留下来的石窟壁画的直观

与研究的结果， 所以很难说能代表龟兹绘画的最高水准，因

为仅从法国吉美东洋美术馆发表的夏合吐尔佛寺的壁画图

片以及外国探险家所描述的苏巴什佛寺壁画的水平来看，

其绘画的技巧、各异的风格、造型的严谨程度等，要比石

窟壁画的整体水平还精彩， 尤其是在色彩的晕染和线条的

勾勒上， 包括人物的神态表情都刻画的十分传神，（图 1、

2）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还要考虑加进当时的地面佛寺和石

窟寺在功能上有所区别的相关因素。此外，作为石窟艺术

的主体--彩塑几乎毁坏殆尽，因此，能够反映龟兹佛教文

化视觉语言的残存壁画就显得弥足珍贵。

龟兹壁画艺术的年代，一般认为其上限在公元四世纪

左右②，下限在伊斯兰教征服龟兹之前，大约维持到公元十

四世纪中叶③。这种断代仅限于石窟壁画，因为，地面佛教

寺庙遗址的壁画现在很难作出判断。可是，就石窟壁画而

论，各个石窟的年代又有所不同，克孜尔石窟开凿的年代

可能最早，衰落的年代与其它石窟并不同步，大约在公元

九世纪之前④。其它石窟开凿与衰亡的年代研究者一般都认

为晚于克孜尔石窟，其中库木吐拉和阿艾石窟比较特别，库

木吐拉石窟衰落的年代可能最晚，而仅有一个洞窟的阿艾

石窟的年代仅限于唐代。

龟兹石窟群现在被发现的已经编号的洞窟总数有722

个，并且还有未发现的石窟和被埋在山坡下的洞窟，现已

发现的有壁画的洞窟数量和遗址约210余个（处），其中，克

孜尔、 库木吐拉、 森木塞姆和克孜尔尕哈这四处石窟的数

量就占去180余个。龟兹壁画的面积估计约上万平方米，但

这只是占当时总量的一小部分。龟兹壁画目前保存的状况

也非常不容乐观， 况且， 在20世纪初有大量的精美壁画被

外国探险队剥走，现在分别保存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美

术馆内，其中德国的柏林印度美术馆藏品最多（至少395

块），据最新的统计，仅克孜尔石窟就有近500平方米被德

国、日本、俄国人等肆虐地盗走，他们分别出自克孜尔的60

个洞窟（其它的石窟不在其内），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精品壁

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⑤

①参见李丽《龟兹地区中小型石窟调查》，《龟兹文化研

究》第一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 0 0 5 年6 月。

②这是比较稳妥的保守观点，可参阅宿白先生的著述

《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

（《中国石窟克孜尔一》文物出版社 1 9 8 9 年）。

③李进新《额什丁麻扎和伊斯兰教传入库车考》，《龟兹

文化研究》第一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 0 0 5 年6 月。

④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年代似乎与其它类似风格的龟兹式

石窟同步，但唯有库木吐拉例外，龟兹石窟年代的下限

主要是指库木吐拉石窟。

⑤参见赵莉《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藏部分克孜尔

石窟壁画原位核对》，《龟兹文化研究》第一集，天马出

版有限公司，2 0 0 5 年6 月。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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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疆地理位置

的原因，龟兹地区是北传

佛教的必经之地，加之龟

兹民族（吐火罗）语言文

字与贵霜文化又有着内

在的关联，所以，无论从

宗教心理与文化地理方

面，均可以广泛吸纳印度

和中亚甚至西亚的文化

传统，这种直接性与中原

汉地特别是早期接受佛

教文化有很大区别。由

此，龟兹壁画的年代不仅

仅早于中原，包括龟兹佛

教的性质也与北印度早

期佛教有着相近的特点。

因而，龟兹壁画的内容首

先主要反映印度北传佛

教的部派特征，并且以小

乘说一切有部的教义为

重要发展线索①。不过，

龟兹佛教的大乘因素也

很突出，并时有高潮出

现，况且在鸠摩罗什时代

和唐代期间，其造像的规

模相对较大。因此，龟兹

壁画的内容是大、小乘佛

教思想兼融，并在不同的

时间段里有所侧重②。总

体而论，龟兹壁画的内容

尽管也明显反应大乘像

教的信仰崇拜(包括库木

吐拉石窟唐代以后汉地

佛教造像的回传)，但是，

作为葱岭以东的塔里木

盆地诸城邦而言，龟兹的

石窟壁画艺术所反映的

体裁特点更象是一个佛

教哲学思想的学园圣地，

因为龟兹壁画中如此丰

富多彩的故事情节（相同

的内容用不同的画面重复再现），正是高僧和画师们用图像

的形式来阐明早期佛教的四缔因缘等哲学理论，这种造像

特征在其它地域则不多见，也许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的原

创性造像后来遭到了大规模的毁灭性破坏（龟兹也如此）。

如今，龟兹石窟还十分幸运地保存着数量可观的壁画，值

得珍视的是这种大、小乘佛教内容兼容并蓄的造像现象在

世界各地的佛教遗址中也不常见，因而就显得十分可贵。所

以，介于佛教发源地印度和吐鲁番以东佛教源流的汉地之

间的龟兹壁画艺术，对于宏观研究佛教文化和美术史真是

不可多得的视觉形象资料。

龟兹壁画所绘制的具体内容的主要类别有:佛像（释

迦牟尼佛、弥勒佛、卢舍那佛、药师佛、千佛、七佛、十方

佛等）;菩萨像（弥勒、观音、势至、地藏、文殊、普贤等）;

天部（龙王、夜叉、乾达婆、迦楼罗、紧那罗、梵天、帝释

天、金刚力士等）;佛传故事（从释迦牟尼诞生到涅槃的一

生传记，不同情节种类多达60余，并且有单幅、连环画和四

相图等多种形式）;因缘故事（释迦牟尼成道后与世间生灵

之间的种种因缘情节约一百余种③，这是龟兹壁画中最重要

的内容之一，甚至可以反映出龟兹佛教性质的基本特征，在

龟兹各个石窟中尤其是主室窟顶的菱格画表现得最为普

遍），说法图（释迦牟尼成道后向弟子和众生宣讲教义的场

面，主要分布在主室的左右两壁）;本生故事（释迦牟尼的

前世行菩萨道的种种事迹约一百余种④，主要是以菱格画的

形式表现出来， 分布在主室的窟顶，也有横幅连环画的构

图， 分布在主室的其它部位）;涅槃图(中心柱窟后室和甬道

几乎都绘、塑涅槃系列，如涅槃佛、举哀弟子、诸天供养、

焚棺、分舍利、起塔供养等);佛教事迹画（与佛教文化密切

相关的事迹，如第一次结集等）;天象图（中心柱窟主室顶

脊绘日神、月神、风神、金翅鸟、游化佛、星相、云等，后

室甬道顶脊也有绘制但内容不如主室丰富）;禅观画（在特

定的洞窟内专门为修行而绘制的禅观壁画）;供养人像（为

出资供奉佛教的王公贵族和庶民百姓所绘的画像）;装饰图

案（画面之间的间隔部分或装饰感很强的画面，如菱格山

形纹样、几何图案、植物、动物、建筑、华盖、塔等纹饰）;

经变画（观无量寿经变、药师经变等汉式风格的壁画）等。

龟兹壁画的艺术风格直接继承佛教发源地印度的传统，

尤以早、 中期比较突出，并且明显带有犍陀罗和马土腊的

造像特征（图3、4），这种第一风格被称之为印度样式⑤，主

要分布在方形窟内，如克孜尔石窟的第76、81、83、92、118等

窟，库木吐拉石窟沟口区的第23窟，包括夏合吐尔佛寺遗

址的壁画等;第二种风格的壁画是以本地风格为主体，国内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①龟兹佛教的小乘部派问题,不仅仅有说一切有部,还有其它小乘派别,这方面的文章请参阅1 9 9 7 的拙作《从洞窟遗存看龟兹

佛教的性质问题》(刊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和2005 年魏正中的博士学位论文《克孜尔洞窟组合调查与研究》,待刊。

②龟兹佛教的大乘问题是龟兹佛教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敏感问题, 尽管以往的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提及

这个问题，但重视的程度与观察的角度不够，并且在史料与遗址之间的对应关系方面做的工作极少，因此，学者们

过去一般都十分尊重《大唐西域记》中有关龟兹佛教方面的记述，可是，唐玄奘的记载与当时的石窟造像可能有悖，

这方面的观点请参阅拙作《从洞窟遗存看龟兹佛教的性质问题》（刊 1 9 9 9 年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③贾应逸《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 2 0 0 2 年9 月第一版2 8 5 页。

④姚士宏《克孜尔石窟本生故事画的题材种类》（《克孜尔石窟探秘》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 9 9 6 年）。

⑤关于龟兹壁画的风格问题最早由德国人提出，这方面的观点请参阅晁华山的《新疆石窟中的龟兹风格》一文，（《中

国美术全集·绘画编 1 6 ·新疆石窟壁画》文物出版社 1 9 9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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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称之为龟兹样式①，它

应该是当时西域多元民族

文化融合后的一种综合体

现(国外学者称伊朗风格)，

龟兹样式的壁画主要分布

在龟兹式洞窟——中心柱

窟内，其中最突出的典型

的应属主室顶部的菱格画

（图 5、6）。菱格画的显著特

点是装饰感强，尤其是它

富于秩序感的近似图案的

四方连续的平面构成的背

景形式与色彩,巧妙地将佛

教的轮回因缘思想等用视

觉图像的方式合理地安排

在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大千

世界之中。这种地方风格

的壁画在龟兹各石窟中分

布的非常普遍（阿艾石窟

除外）,占据龟兹壁画的绝

大部分②;上述的两种风格

在克孜尔石窟相对集中,并

反映的非常明确，而其它

石窟中前一种风格比较少见或不见;汉风（敦煌样式）是龟

兹壁画中的第三种明确的风格③，主要分布在库木吐拉的窟

群区和阿艾石窟，克孜尔、森木赛姆石窟等只有零星再现

(图 7、8、9 ）;龟兹回鹘时期的绘画风格实际上是龟兹风格

与汉风的结合，可以归入第三种样式之内，也主要分布在

库木吐拉的窟群区，如第38窟等（图10）;此外，还有个别的

显然区别于以上各种风格的壁画形式，但数量很少，特点

也不大明确，如克孜尔尕哈的第31窟④、克孜尔第60窟改建

后的壁画⑤等。

龟兹壁画绘制的一般步骤是先在山崖上选定合适的洞

窟位置，凿出适于绘制壁画和彩塑佛像的洞窟空间，然后

将窟内所有壁面（包括地面）先抹上一层掺有麦草（或麻、

毛等纤维之类）的泥皮，在此粗泥上再抹一层灰泥，作为

绘制壁画的地仗，有些洞窟壁面的上层泥质更加讲究，还

要经过压光处理等，但这还不算是绘画层，还要刷上一层

白底，然后才可以落画稿。作为绘制壁画的支撑体，除了

上述的一般方法之外，个别洞窟还有直接绘在岩石表面的

情况，如克孜尔第69、171窟主室券顶的菱格画，就是画在平

整的沙岩表面，过去有学者认为这种技法属于湿壁画的绘

制手法， 现在看来这种看法不确切，因为那种在意大利文

艺复兴时期采用的壁画技艺跟这种方法有很大区别（意大

利的湿壁画是画在特制的未干的灰泥地仗上，而且定时定

量，并且要一次性画完）。龟兹壁画落稿的方法一般是先经

营位置（也许在凿洞窟之前就已经预先设计，包括整个洞

窟内的题材布局等），再落画稿。按照古代的方法，应该是

用预先制作的粉本来确定画面形象的轮廓，但是，我们几

乎没有看到完全相同的画面，考古资料也没有发现龟兹有

粉本的遗物，倒是我们从某些正在起画稿而废弃的洞窟壁

面上留下的白描画稿来看， 至少其方法之一是根据内容的

需要先在白地的墙面上用墨斗弹出赭色的布局分割线， 然

后再用手绘的办法起画稿， 如克孜尔第39窟绘制中途停止

的迹象就是这种情况。另外， 还有某些洞窟的壁画下层隐

隐约约可以看到那种赭色布局分割线作为补证。此外，龟

兹壁画中还有一种特殊的阴刻线起稿的方法很值得注意，

即用一种特殊的尖硬物来刻画 、确定大体的人物的比例、

姿态、结构等，这种方式的结果倒是很像印度本土佛教雕

塑的马土腊佛像衣纹下透出的形体结构线，这也是龟兹造

型艺术中的一个待解之谜（可是印度有这种技法，1997年5月

印度吴雅妲博士在克孜尔考察时告知）。龟兹壁画的作画步

骤还有一种方法可能反映出当时画家的师徒关系或画坊的

体制，因为我们可以从壁画中常看到单独的字母或符号，尤

其在比较简单的色块中或单色的菱形格中经常出现，并且

不同部位的相同字母其颜色也相同，这无非是在说明一位

画师有意将某一种色标或记号事先标明出来，然后由徒弟

去完成具体绘制的工作任务，或者还有其它的标识作用。龟

兹壁画的描绘工具根据壁画的线条和出土的毛笔来看，基

图 7

图 8

图 9

①参阅金维诺《龟兹艺术的风格与成就》(《中国石窟克孜尔·三》文物出版社 1 9 9 7 年) ; 袁廷鹤《龟兹风壁画的形成与

发展》(《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克孜尔·二》) ; 吴焯《库木吐拉石窟壁风格演变与古代龟兹的历史兴衰》(《龟兹佛教文化论

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 9 9 2 年)。

②菱格画是龟兹壁画风格最鲜明的形式，热衷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国内学者，上个世纪 8 0 年代末开始曾经形成一

个热点，请参阅拙作《克孜尔菱格画及其形式》等系列文章的注释部分（《克孜尔石窟菱格画形式探源》刊《敦煌研

究》1 9 9 1 年第 3 期、《克孜尔菱格画形式构成》刊 1 9 9 4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克孜尔菱格画的美学风格》待

刊、《库木吐拉菱格画的艺术风格》待刊、《菱格画的艺术风格》待刊、《菱格画形式来源论辨》待刊）。

③吴焯《库木吐拉石窟壁风格演变与古代龟兹的历史兴衰》（《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 9 9 2 年）。

④贾应逸《初论克孜尔尕哈石窟中的吐蕃洞》《新疆文物》1 9 9 1 年第二期。

⑤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 9 9 0 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 9 9 2 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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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属于软笔画具（但也有个别特殊的硬笔刻画现象）。

龟兹壁画的颜料多是矿物质，所以，经久不变，鲜艳

如新。色彩的类别一般有石青、石绿、土红、朱砂、褐色、

白、黑（多是变色的结果）①，这些颜色的来源除了个别的

靠外来（如石青）其它种类本地或许都可以生产。此外，壁

画的色彩中金、银等色也不得不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色彩

类别，一般在佛像的袈裟或佛背光的图案上以及佛龛内，都

要用金箔或少量的银箔等来装饰，尽管现在早已剥蚀或氧

化，但还是可以想象当年金碧辉煌的景象。所以，金、银色

的色彩包括在泥皮上贴金的工艺都是非常独特的。

纵观龟兹壁画（吐火罗造型艺术）的造型观念，它不

仅表现出龟兹佛教本地特点的内在精神，而且综合体现了

当时东西方普遍的中世纪的宗教美学思想，并且是集古希

腊、罗马造型艺术中绘画的明暗画法的立体效果和印度佛

教哲学相结合的新型典范。如果要想一睹中国古代绘画史

上称道的后来并影响中原绘画风格的“屈铁盘丝”的线描

和形体晕染的“凹凸”画法并区别于希腊、罗马与印度绘

画观念的视觉风范，现在恐怕也只能以龟兹壁画的大量遗

存为参照楷模了②。

龟兹壁画在绘画技巧上具体的表现是用线条来造型，

用装饰写实形态的凹凸法（没有光线照射的真实感但有立

体感，既不同于希腊罗马绘画的光影明暗法，又不同于东、

西方早期绘画的平涂法，也有别于印度阿旃陀壁画的凹凸

明暗法）来表达体积，用固有色来装饰物象（色相不同的

调和色极少），并且用适度的比例来表达出物象的形体（此

指多数风格的情况）。在公元四—六世纪时，象征着世界范

围内绘画形式的崭新风貌③，而且影响了新疆以东的中原早

期佛教绘画。到了唐代之后，由于受到中原风格的回传影

响（指第三种风格），库木吐拉石窟还产生出一种综合的混

合手法（指龟兹回鹘式样）。由此，龟兹壁画的本地风格在

东西文化交流史中所呈现出的光与色的象征美学以及介于

东西方之间的造型理念与形态则彰显的十分独特，尤其是

龟兹式洞窟（多指中心柱窟）的菱格画格外引人注目。

纵观中外绘画史，龟兹壁画在公元四—六世纪时代表

着世界范围内的绘画高峰（尤其是宗教壁画），这个事实是

针对当时整个欧亚四大文明地域内的造型艺术的实际状况

而言的:中世纪的早期，早慧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早

已衰落;希腊、罗马古典雕塑与绘画的光环也渐趋暗淡;欧

洲进入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时代，基督教的拜占庭艺术虽

已兴起，但是其主要的艺术形式是教堂建筑、雕塑和内部

的壁画装饰（如镶嵌画等）;在佛教发源地印度，此时的笈

多王朝的造型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佛教建筑和雕刻方面，

而著名的阿旃陀壁画虽然年代早于龟兹石窟，可是，无论

在规模、数量和造型的创造性方面(有明显因袭罗马绘画的

因素)，在这个时期都难以和龟兹地区的克孜尔壁画相比;至

于说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也主要以雕刻为主;甘肃著

名的敦煌莫高窟艺术那时才稍有起色，而且其壁画的样式

依然在西域画风的笼罩之中;凉州石窟艺术虽然可以影响中

原，可还是属于龟兹造像模式的范畴;包括塔里木盆地周边

的佛教圣地于阗、鄯善、高昌等地的佛寺和石窟壁画也都

不能与龟兹相比;即使中原汉地南北朝称道的现在只能看到

的据传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列女仁

智图卷》等以及陆探微、张僧繇等名画（甚至包括北齐的

山西太原市婁叡墓壁画）这些汉地系统的绘画与龟兹的壁

画相比较的话，也只是在绢本的着色和线条的柔韧性方面

有所特长，可是比起龟兹石窟壁画的丰富鲜艳的装饰色彩

和宏大现场的强烈感染力以及精神震慑力来说就只能是卷

轴小品而已。因此，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壁画艺术

成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实在新的造型审美观以及规

模、数量和壁画绘制的综合性工艺技法方面都达到了当时

世界各地难以超越的水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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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身源)

①苏伯民、李最雄等《克孜尔石窟壁画颜料研究》（《敦煌研究》2 0 0 0 年第一期）。

②谭树桐《丹青斑驳 尚存金碧——龟兹石窟壁画欣赏》（《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 9 9 2 年）；王镛

《凹凸与明暗——东西方立体画法比较》（《移植与变异——东西方艺术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0 5 年 6 月）; 吴焯

《克孜尔石窟壁画画法综考》（《文物》1 9 8 4 年第 1 2 期）; 肖谷在其《肖谷西域油画》画集中提出的“二度半空间”理

论是对龟兹壁画造型要素的精辟概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 0 0 6 年 5 月）。

③这里特指龟兹本土的吐火罗造型艺术风格，即第二种样式。

④意大利马里奥·布萨格里在他的《中亚绘画》中强调说:“在所有的中亚艺术中，库车绘画实实在在可划入其高水

平之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 9 9 2 年 7 月第一版）这是对克孜尔壁画的中肯评价，但是，我认为不仅如此，而且

还应该从整个世界的范围内来重新认识克孜尔在当时世界绘画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图 10


